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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通讯员 嘉文 孙仁永 邱春燕 瓯文

你可能吃了“假”牛肉干
时间：3月29日 地点：永嘉法院

牛肉干就一定是牛肉做的？赵某、蔡某夫妇的
案子告诉我们，那也可能是廉价的猪肺、牛肺变的，
你吃到的很可能是“假”牛肉干。

赵某、蔡某都是贵州人，做食品生意有8年了。

2009年3月，两人成立乐呵呵食品公司，2013年12月
18日，该公司获得肉制品（酱卤肉制品）生产许可证，
夫妻俩便开始生产、销售乐呵呵牌烧烤牛肉、酒鬼牛
肉等食品。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2015年年初以来，赵某、蔡
某将猪肺、牛肺以一定的比例掺杂生产成烧烤牛肉、
酒鬼牛肉、麻辣牛肉等产品，并销售到浙江温州、重
庆、湖北等地。

去年3月30日，永嘉公安在永嘉县瓯北街道一
家超市内提取了乐呵呵牌烧烤牛肉及酒鬼牛肉各2
包，经鉴定，两种牛肉产品中均检出猪源性成分。去
年5月，蔡某、赵某和一票工人纷纷被抓。

猪肺、牛肺是如何加工制作成牛肉干的呢？据
蔡某说，为了降低成本，赚取更多利润，公司就在生
产的麻辣牛肉、酒鬼牛肉、烧烤牛肉中掺杂了15%至
20%猪肺、牛肺，还有一些牛肉干则是用牛肺和从牛

肉中削下来的少量牛筋制成。
经查，乐呵呵食品公司一共有两个生产车间，第

一车间将牛肺、猪肺切条烧煮后，加入糖、盐、香料、
牛油翻炒，最后烘干成半成品牛肺条和猪肺条，然后
存放入仓库。待生产牛肉产品时，工人将仓库中的
牛肺条、猪肺条搬进第二车间，按照比例混入牛肉制
品中，再加料蒸煮、过油，最后制成牛肉干。

公诉机关认为，赵某、蔡某等 10 名被告人在产
品中掺假，以假充真，其中赵某、蔡某、赵某的侄子等
7人销售金额在20万元以上，其余3人销售金额在5
万元以上，均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法庭上，这10名被告人对指控的罪名均没有异
议，表示自愿认罪。但赵某和蔡某对开始生产“假牛
肉”的时间和数量提出异议。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这帮“古惑仔”讲的不是义气，而是戾气
时间：3月27日 地点：临海法院

“因竞标失利敲诈勒索合伙人、因争强好胜纠集
多人聚众斗殴、因义气用事指使他人故意毁坏财物、
因泄愤非法拘禁他人……”这是公诉机关对临海一
21人犯罪团伙的指控，他们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
非法拘禁罪等一共8项罪名。

第一被告人朱某出生于 1972 年，劣迹斑斑，自
1992年起，朱某就因流氓罪、聚众斗殴罪、开设赌场
罪等先后被判入狱近16年。

2013年7月，朱某刑满释放后回到家乡，网罗了
王某、金某等一批社会闲散人员，先后成立台州市玺
彤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临海市玺彤贸易有限公司。
这两家企业表面上进行生产经营，实际上通过吸收
公众存款、放倒款、敲诈勒索等非法手段攫取经济利
益，聚敛钱财，得来的资金一方面维持公司运作，另

一方面支持团伙成员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2014年2月份至8月份期间，朱某以资金周转为

由，承诺高额利息，向林某等10余人吸收存款共计
236 余万元，除去已归还的本息 83 万元，最后损失
153万元。周转而来的这些资金都被朱某用于发放
高利贷，大多数成了死账。为了维持公司经营，朱某
又想到了更快的来钱手段。

2015年4至5月份，朱某想要竞标临海某地的道
路绿化工程，但他自己对投标事宜并不熟悉，于是联
系了罗某。双方约定由罗某出面竞标，中标后再由
罗某将工程转让给朱某。结果，罗某并没有中标。
朱某觉得是罗某的过错才导致自己未竞得工程，损
失了百余万元。于是，他叫来罗某，威胁、恐吓、强迫
罗某写下了一张 100 万元、分期 10 个月还款的“借
条”。罗某迫于无奈，后来通过朋友借款和汽车抵

押，筹得5万元交给朱某。
为了加强自己的团伙力量，2015年7月，朱某又

通过佘某（另案处理）购买了2支仿“六四”手枪和6
发子弹，用于讨要债务过程中恐吓他人。

此外，为更好地“扩大公司生意”，朱某还在招聘
网站上发布公告，高薪聘来臧某、肖某、郑某等数人
为“安保人员”，开辟训练场地，购置迷彩服、战术背
心、防割手套等专业设备，由臧某担任“行动组”班
长，每天按时进行体能训练，专为朱某的犯罪团伙提
供支撑。

不过最终，朱某等21人的团伙还是站到了被告
人席上。公诉机关认为，朱某等人有组织地多次实
施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予以严惩。

法庭将择期进行宣判。

卖了房子借钱给儿子，不知情的儿媳怒气上诉
时间：3月30日 地点：衢州中院

“这钱是他们赠与我们买房的，为的是给他们孙
子在杭州上学，现在却要我还钱，我不服！”法庭上，
儿媳向公公婆婆“开炮”。

这一家子已经是第二次对簿公堂了。
60多岁的吴某和老伴毛某是衢州常山人，老两

口起诉说，儿子儿媳以孙子快要上学需要到杭州市
买房落户为由，让他们卖掉衢州市柯城区的房产，然
后借走卖房子的82万元，至今分文未还。他们几次
三番问儿子儿媳催款都没有结果，导致经济拮据，最
后无奈才找到法院来。

法庭上，儿媳王女士很不服气，她认为，这钱本
来就是属于她和丈夫的，因为卖掉的房子首付是他
们出的，当初是为了避税，才暂时挂在公婆名下，现
在谈何还钱。

公婆一听也不乐意了，“你们付首付的钱是卖了
我们另一套房子才有的，后来每个月4000多元的贷
款都是我们还的，这房子怎么就成了你们的？”

原来，2008年3月，父母亲借给儿子儿媳24万元
用于购买杭州市拱墅区小河佳苑一房屋。后来该套
房屋出售后，扣除银行房屋贷款，余款50多万元。

儿子儿媳随即归还父母亲40万元，其中24万元
是借款本金，16万元是房屋增值部分。这40万元就
被用来购买衢州市柯城区一房产，房产证上写着父
母亲两个人的名字。

2015年4月，父母亲将衢州市柯城区的这一房
产出售了，所得房款102万元，扣除尚欠银行房屋贷

款20万元，余款82
万元。这 82 万元
就借给儿子儿媳
用于购买杭州市
拱墅区祥符誉峰
花苑一房产。法
庭上，父母亲还拿
出了一张儿子亲

笔写的借条，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28日。
儿子承认当时确实写过这张借条，但是儿媳却

表示自己对借条一事并不知情，当时这些钱是直接
打到她银行账户里的，父母亲是赠送给他们用于购
买杭州房屋用的。

2016年底，常山法院作出一审宣判，判决儿子儿
媳归还父母亲借款本金82万元及利息。但儿媳不
服，向衢州中院提起了上诉。

衢州中院认为，82万元款项系由父母亲交付给
儿子儿媳，为两人购买房屋的事实并无异议。柯城
的房子登记所有权人为父亲吴某、母亲毛某，按揭款
也由父母亲支付，且儿媳并未提交相应依据证明房
屋的实际归属情况，因此，儿媳主张房屋是她和老公
所有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儿子以个人名义向父
母亲借款，是为了解决小夫妻共同住房问题，应认定
为夫妻共同债务。

据悉，衢州中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找了“要债公司”去讨钱，结果旧债未清又变新债
时间：3月30日 地点：瓯海法院

温州一小型鞋配厂老板为了要回客户拖欠的货
款，在大街上联系了一家“要债公司”去讨要。结果，
债是要回来了，可钱却被要债公司“扣”下了……

36岁的阿华勤勤勉勉地经营自己的鞋配厂，可
时常有拖欠货款的情况让他烦恼。有个老客户阿社
已经拖欠了很多批次的货款，要了几次都说下批就
给，却一直没有结清。到了去年八九月份，阿社已经
拖欠货款47800元了。

见阿社欠的钱越来越多，而且自己的资金也捉
襟见肘了，于是，阿华电话联系了阿社，告诉阿社必
须先把钱结了，否则停止供货。可这招也没有见效，
阿社欠的货款还是没给。

2016年9月的一天，阿华又去找阿社要货款，但
阿社还是说自己实在没有钱，没办法付款。

阿华只好郁闷地离开，在街上闲逛。不经意间，
电线杆上一则“专业讨债”的广告吸引了他。阿华心
一动，摸出手机拨打了上面的电话。

这家自称“合法要债”的公司，说自己公司地址在
宁波，但在温州派驻了业务员。阿华说了基本情况后，
对方一口答应，并约定要债成功后收取15%的费用。

过了个把月，要债公司还没有回音，阿华就又打了
之前联系的电话。对方回复说，委托要债的事已经办
妥，要到了46000元，阿华就让要债公司把钱转给自己。

这时，要债公司又提出，为了要回这笔债，派出

了许多业务员，花了不少钱，劳务报酬要提高。双方
谈定，支付要债的费用为1万元。

这下，阿华觉得债款能顺利收回来了，但谁知，
要债公司并没有按约及时把钱转给他。经一遍遍催
讨，直到2016年12月4日，要债公司才说公司账户没
有钱，给阿华出具了一份写明欠36000元的欠条。

阿华将要债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归还36000元
及利息损失。结果开庭时，被告还是没有人到庭。

“如果一开始就到法院，就没这么多事了。旧债
没清，又变成新债，钱还越变越少！”阿华懊恼不已。

法院审理后判令该公司归还阿华36000元及相
应利息。


